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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的贡献

□　张楚廷

 

 

摘要：潘懋元先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的人。潘先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

的开创，在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潘先生无疑是开

创者；二是人才培养上的特殊贡献，他的弟子遍布大江南北，

成为了这个学科在有关大学的骨干力量，推进着高等教育学的

发展，并培养着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三是提携后来者，潘先生

为人是很有气度的，这种气度不仅反映在对他的学生上，也反

映在对学界其他人态度上。对于不是他学生的后学，他也总是

予以提携的。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潘先生的不足之处也是

存在的，如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受社会各因素制约的，而高等教

育就需要去适应。潘先生因持这一观点，也偏向于更重视应用

型人才，可是大学中必须有一些登高望远的，必须有一些仰望

天空富于哲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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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的研究。

我认为，潘懋元先生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建

设和发展，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在我看来，潘先

生主要有三个贡献，也有一点不足。

一、学科的开创

高等教育学作为正式的一门学问，比较公认的

看法是始于19世纪中叶，并与英国人纽曼的名字联

系在一起。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出现，可能较之纽曼时

期晚了一个世纪。高等教育学的出现与高等教育学

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培养该学科的研究生不是一回

事。然而，正是在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

潘先生无疑是开创者。最早开始培养高等教育学博

士生的，也就是潘先生所在的厦门大学。其后，才有

了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我国的学位制度，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了。但

是被中断了30年以上，直到80年代初才恢复学位制

度。博士学位的建立在我国则是史无前例的，高等教

育学的博士学位点也就出现在学科目录上了，而撑起

这片蓝天的，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一位。

大家知道，教育学被认为是一门正式的学问，

曾是有争议的。高等教育学作为专门学问的争议，

反而较少。这与包括潘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较为迅

速地建立了相应的理论体系有关；无论这种体系存

在着多少先天的不足，它至少提供了可供后来人讨

论、评论甚至批判的先作。不论是先作还是后论，

都是这个学科发展中的一环。

中国的教育学，顾明远先生、叶澜先生无疑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并不排斥其他人的贡献。

中国的教学理论、课程理论，黄济先生、王策

三先生、李秉德先生、张敷荣先生的贡献占有特殊

的地位，但也不妨碍对他人贡献的认可。不论什么

流派，不论拥护者和批评者多少，都不会影响这种

认可。

还有一点，自然科学的真理只有一个，也曾有过

如日心说和地心说一类的争论；但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则不一样，不同的观点更多。于是，后者的争

论更多；但是，真理越辩越明。学术批判，是学术

发展的生命线，是学术繁荣之必需。因而，我们可

用更积极的眼光更客观地看待目前我国高等教育

学界的争论。

学术界应当有诤友，争论中真心相待，可以争得

面红耳赤，但感情还可加深。这应是我们的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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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为成熟的标志之一。

我们还盼望在争论中有几本、几十本有真知灼

见的、富有创见的高等教育学著作涌现出来。相信

如果积极对待已有的一些争论，这样的著作出现的

可能性会增大；正常的学术批判是有益于更富新意

的成果不断涌现的。

我们也知道，在一些国家，在同一学科里，有多

种流派，不仅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存在，数理科学

中也存在。这种存在的必然性与学术发展和繁荣恰

是同时的，是并存的。原因就在于，若想在批判中更

好地生存，就需要不断补充和修正。所以，使得学

术争论健康发展，关系到本学科的发展前景。

二、培养人才上的特殊贡献

潘先生不仅是最早开始培养高等教育学博士的

先行者之一，而且卓有成效。

我们可以举目四望，从华南到东北的大连，从

江浙到中原大地，都有他的弟子。他们成了这个学科

在有关大学的骨干力量，富有成效地活跃在广阔的

舞台上，继续推进着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并培养着

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一浪推一浪地前进。

他的弟子中有我十分熟悉的一些人，若不是他

们，目前这种生动的局面会大打折扣。

似乎有一个问题，潘先生本人系统的论著并不

多见，有可能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吗？

这使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我亲见过的故事。一

位游泳功勋教练，培养出了世界冠军；当他的弟子

获得冠军后，把他们的教练抛到水池里，教练在水

中竟咕噜咕噜喝水，喝了几口后，他的弟子才把他

拉上来。

这并非个案，还可从一般道理上去说明。有不

会踢球的足球教练。往往是一个教练团队，队中有

些教练是做动作示范的；主教练则常常是讲理论

的，讲战略战术的。

中国男篮里曾有过一个“邓政委”，邓华德也就

是这一类动口不动手的君子。

中国的游泳名将宁泽涛，世界水平的，而他们

主管教练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的使命并不在于自

己游得好，而是教宁泽涛游得更好更快。刘翔很有

名，可别忘了他背后有一位叫做孙海平的人，第一栏

之前的八步改七步就是他指导刘翔完成的。

教育界青出蓝而胜于蓝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潘先生能写书固然好，但他能教他的弟子写出许多

好文章、好著作无疑更重要、更可贵，贡献也更大。

潘先生近乎于述而不作的人。然而，这样的学

者少吗？高等教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北京大学汪永

铨先生亦为述而不作的一位。但他作为开创者的学

术贡献，大家都铭记在心。

似乎北大述而不作的学者还不少。我身边就有

一位站在数学前沿的教授，他几乎没有论著，但他

杰出的学术贡献，他的前沿性的学术水平，备受尊

重。他就是北大毕业的一位高材生，他懂四国外语，

这无疑是他能站在世界前沿的条件之一。

述而有作更好，述而无作又何妨？有一个眼高

手低的说法，但我认为，眼高手高更好，眼高手低

亦无妨。这种眼高，包括哲学的思维，也包括胸怀宽

阔，能容忍。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没有什么绝对的

全面，只有片面构成的相对全面。

据我所知，潘先生的学生对他们的导师有很高

的评价，甚至不乏颂扬之辞。其中有没有过头话，我

不很清楚，但由此而引起过一些人的反感，这就可

能带来不利影响，以致有人因此而出来说了一些与

其学生愿望相反的话。

我想这件事也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他的学生

确实尊重他、热爱他，这反映了他对学生的爱护和

培养；另一方面，很可能因为一些溢美之辞而起了

副作用。我觉得，都可以用包容之心看待。

三、扶携后来者

我觉得潘先生为人是很有气度的。这种气度不

仅反映在对他的学生上，也反映在他对学界的其他

人态度上。对于不是他学生的后学，他总是予以提

携的。我本人有这样一些看法和体会。首先是，当

我从数学转而从事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的学术活动

时，潘先生已有的工作就曾是我研习过的；我作为

后学，明显地意识到作为先学的潘先生的作用。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既不能认为前人必须是尽

善尽美的，却也不致于一无是处吧。如果旁人有过

多的溢美之辞，也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我在与潘先生不多的一些接触中，深切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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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的关切和支持。有时，在一起参加博士论文

答辩，当涉及哲学方面的问题时，他就说：“这要请

教张校长。”我感到，这也是他在学术上的一种虔

诚，一种虚怀若谷。潘先生知道我长时间在校长岗

位上工作，如此高龄的长者也称我“张校长”。我想

我对他的评价是基于客观而不只是好感。

武汉曾有一位年轻学者拿我和潘先生比较，这

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就对这位学者说：以某

人之长去比他人之短，是不公道的；潘先生的更大

贡献是我张某无法去比的，而你却忽略了这一面。

以己之长去比他人之短，是我不会做的，我也希望

别人避免这种片面性。

我不是因为潘先生说过我的好话，然后我要用

好话回报他。我只是觉得，他是真诚的，承认自己之

短以鼓励我，这还不真诚吗？至少，他从未摆过老

资格，而且至今还保持着知之为知之，不强不知为

知之的学术态度。这就是可尊敬的。学术上有感情

因素，但不能感情用事。

况且，今天的时代也让我们可能对高等教育有

更多的哲学思考。一代一代人接着持续去努力，高

等教育学就可能在我国发展得更好。前人希望后人

更有作为，他们有宽阔的胸怀，也大大有利于后人

去超越。在这种超越中，既包含肯定性的，又可能

包含否定性的，批判性继承是最好的继承。这都很

正常。

潘先生提携了他的大批学生，也提携了包括我

在内的一些旁系学生。这应当也在他的贡献之列。

我相信，像我这样的旁系决不只我一人。

一位学者，能在这样几个方面作出了贡献，我

就觉得可以令人尊敬了。有必要去苛求吗？他本人不

是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吗？

四、不足之处

我本人也从不回避潘先生的不足，前三部分已

涉及不足，并有文为证。这一部分还专门叙述一下

潘先生的不足之处。这不仅与尊重不相悖，而且是

真诚的尊重所必需的。这里，我想简要地提及他的

一个观点，即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受社会各因素制

约的，而高等教育就需要去适应的。为叙述方便起

见，就简称其为适应论吧。

大学首先产生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不大的城

市，一所不很有名的古老大学。这所大学不是为适

应什么而生的，它与当局无关。当时经济最发达的

国家是东方的中国、印度。因而，用经济的因素不能

解释大学为何产生。同时，大学也不产生于四大文

明古国，因而，用文化的因素也无法解释大学。

博洛尼亚大学是十几个学生办起来的，既不是

受制约的结果，也不是为适应什么。高等教育史上

被称“学生的大学”的它不是昙花一现的，而是持

续了一百多年。美国最早的哈佛，也是几个学生和

一名教师办起来的，那时，连美国这个国家也还没

出现。高等教育对其外部不只是适应的问题，对人

也不只是适应的问题。所以，制约论和适应论经不

起历史的检验。

我曾提出过一种我称之为生命论的哲学，似乎

可以比较好地说明一些历史。我认为，布鲁贝克的

认识论和政治论只是将大学的职能赋予了某种哲

学术语，并没有说到点子上。不过，如果没有布鲁贝

克的观点出现在前，可能也不会有我后来的生命论

哲学的产生。这依然是学术上的批判继承。

我想，潘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哲学功底之

不足。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可贵的。博士培养制度最

先产生于欧洲，他们叫做Ph.D，这就包含了对博士

必须达到哲思水平的理解，因而，提升博士的哲学

修养是必需的。潘先生十分清楚这个历史。

可是，后来也出现了专业博士、技术博士，这

就降低了哲学上的要求和一般学术理论上的要

求。这有利于较大数量地培养博士，能够结合自己

已有的专业来求得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如此，接

受博士训练的人即可增加，至少，在职的人也可以

念了；博士的培养较为直接地有利于提高职业素养

和水平了。

这似乎有点适应的味道了。然而，并非凡高等教

育都是不讲适应的。但适应的局部事实与适应论并

不是一回事。

如果硬要说适应，那应当不只重外在，更要重

内在，即重视人自身的发展，适应杰出人才成长的

需要。很遗憾，适应论的适应主要并不指向人自身

的、内在的发展。为了人向更高处发展，适应一词就

不足以充分表达了。

处在高学术水平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北京大

教 育 前 沿 潘懋元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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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它们离适应较远。可是，那些社区学院、职业技

术学院就很讲适应了。这表明，适应论作为一种普遍

的理论是不很恰当的，但适应的事实还是存在的。

换一个角度看，哈佛也好，北大也好，他们最不

讲适应，可是又因为这一点，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有更宽阔的适应能力。然而，能进入哈佛、北大的人

十分有限，如此宽阔的适应能力是只限于那些学生

个人了；整个高等教育都去培养这种高端人才，既不

可能，也很不适应社会更为全面的需要。

社会需要有哲学家，北大、哈佛可以培养。但

哲学家有那么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也够了。可是，还有

千百个行业的人才，大学能不去适应一下吗？所以

说，适应论的“理论”可以不要，适应还是要。

出版社愿意招聘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相比

较而言，不愿意招聘编辑出版专业的。后者的能力

相对比较容易培养，有几个月的实际工作就会了。出

版社的社长和总编或许没有直接思考适应论的问

题，但他们明白，学了语言文学的，从长远来看，更

有后劲，有更宽的适应能力。然而，一方面，人才成

本高了；另一方面，大量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还

是要人去做的。

潘先生因持适应论观念，也偏向于更重视应

用型人才，这很自然。中国当下亦需大量技术人员，

大量应用型人才。可是大学中必须有一些登高望远

的，必须有一些仰望天空的人。这些人不一定很多，

但一定很必要。说实话，这种能仰望天空的人，实在

是太少了；认识到这种人的必要与珍贵的人也不多。

没有必要危言耸听，如果缺少了这种人，我们的前景

可能会不太美妙。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潘先生一生有如此之大

的贡献足矣，应当庆贺他尊敬他。如他有不足，不

正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做得更好吗？他本人不也是对

后人有更多期许吗？

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哲学取得一个

更好的发展，会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愿。希望我们

能有几部很有学术分量的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

哲学论著涌现出来；如果当前的学术争论有利于能

结出这样的果实来，无论是争论的哪一方都会愿意

看到。对于那些有着优良哲学传统的大学，人们有

更殷切的期待，也是很自然的。

在此，我冒昧地说，我也是热衷于批判的，甚至

有人称我为批判家。我的论文中，七成以上具有批

判性质，但我自信对相关人抱有绝对的尊重。批判

与尊重可以而且应当共存。并且，我除了有若干本

高等教育理论的著作外，还于2004年和2010年先后

出版了两部理念上相承但内容相异的高等教育哲

学。然而，我更盼望有更多学者来发展高等教育理

论与哲学。

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还是为求学术发展，为求

有建设性成果。

The Contributions of Mr. PAN Mao-yuan
  ZHANG Chu-ting  

Abstract: Mr. Pan Mao-yuan is a man who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is contribu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he initiation of education discipline. Mr. Pan is undoubtedly a pioneer on the cultivation of 

doctoral candidate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for talent training. His 

students as the backbones of the discipline in universities are all around the country,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scholars. The third is to 

suppor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Mr. Pan is a man who has a laudable tolerant spirit, and this toleranc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his students, but also reflected in his academic attitude toward others. However, 

a man can't be perfect. Mr. Pan also has his deficiency, such as he believes that higher education is 

restricted by various factors in society, and higher education is required to adapt to social constraints. 

Due to his support for adaptation theory, he prefers to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applied talents. But 

there must be some people of foresight in the university, and there must be some philosophical people to 

look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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